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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服
飾
研
究
當
然
是
一
門
大
學
問
，
需
要
一
份
上
窮
下
落
的

毅
力
、
不
嫌
繁
瑣
的
治
學
精
神
，
更
需
要
一
份
愛
心—

那

是
一
份
超
越
物
質
，
直
透
人
心
的
感
情
。
英
國
評
論
家
吉
爾

在
︽
衣
服
論
︾
一
書
中
說
：
﹁
人
與
其
他
動
物
的
本
質
區

別
，
不
在
於
穿
衣
服
而
其
他
動
物
不
穿
衣
服
，
而
在
於
人
能
脫
掉

衣
服
，
其
他
動
物
則
不
能
做
到
這
一
點
。
﹂

吉
爾
為
甚
麼
強
調
人
能
脫
掉
衣
服
這
一
行
為
？
那
不
是
猜
謎
，

而
是
因
為
人
類
對
服
飾
總
是
有
所
選
擇
，
而
且
在
選
擇
過
程
中
可

以
看
出
人
的
追
求—

—

實
用
的
、
觀
賞
的
、
社
會
性
的
甚
至
政
治

性
的—

—

有
人
認
為
﹁
文
化
﹂
即
﹁
紋
花
﹂，
是
人
類
加
添
自
己

身
上
的
圖
案
和
色
彩
，
日
本
學
者
板
倉
壽
郎
的
︽
服
飾
美
學
︾
中

倒
認
為
那
是
﹁
美
﹂
的
始
源
：
人
類
具
有
美
的
意
識
和
表
現
意

識
，
這
就
是
構
成
服
飾
之
美
的
兩
個
主
要
部
分
。

板
倉
壽
郎
特
別
提
出
，
﹁
穿
著
﹂
此
一
行
為
開
創
了
一
個
服
飾

世
界
。
他
又
指
出
：
﹁
穿

﹂
的
﹁

﹂，
本
來
是
﹁
著
﹂
這
個

字
，
而
﹁

﹂
又
具
有
顯
著
、
顯
現
的
意
思
。
不
知
道
板
倉
壽
郎

對
﹁

﹂
和
﹁
著
﹂
兩
字
的
考
據
，
是
以
日
本
漢
字
還
是
以
中
國

漢
字
為
對
象
，
我
懷
疑
﹁
穿

﹂、
﹁
衣

﹂
的
﹁

﹂
字
，
還

有
著
色
的
含
意
，
而
﹁

﹂
字
就
服
飾
而
言
，
也
可
能
包
含
了
著

作
、
創
作
等
意
義
。

也
想
起
楊
牧
很
多
年
前
有
一
篇
論
文
，
叫
做
︿
衣
飾
與
追
求

—

︽
離
騷
︾
和
︽
仙
后
︾
的
比
較
﹀，
他
認
為
︽
仙
后
︾
這
首

歐
洲
中
世
紀
傳
統
的
長
詩
，
和
中
國
的
︽
離
騷
︾，
都
屬
﹁
托
意

文
學
﹂，
並
且
都
以
衣
飾
的
特
徵
寄
托
內
在
的
性
格
和
修
養
，
以

及
表
達
人
的
意
志
動
向
和
美
德
的
追
求
。

楊
牧
認
為
﹁
數
十
年
來
的
︽
詩
經
︾
學
侵
犯
了
︽
楚
辭
︾
學
，

使
得
我
們
許
多
人
以
為
﹃
現
代
﹄
的
﹃
西
方
﹄
的
﹃
進
步
﹄
的
讀

書
方
法
就
是
先
棄
﹃
香
車
美
人
﹄
的
寓
意
，
直
指
字
面
的
經

緯
﹂，
是
矯
枉
過
正
的
態
度
，
也
是
﹁
五
四
以
後
﹃
整
理
國
故
﹄

的
學
者
們
無
意
間
遺
下
的
孽
﹂，
他
堅
持
讀
︽
離
騷
︾
的
唯
一
方

法
仍
然
是
古
老
的
漢
朝
的
方
法
，
也
就
是
王
逸
的
﹁
香
車
美
人
﹂

的
方
法
，
把
︽
離
騷
︾
當
作
﹁
托
意
文
學
﹂
來
讀
，
﹁
只
有
通
過

對
香
草
和
美
人
的
認
識
，
我
們
才
能
把
握
到
屈
原
的
文
學
意
向
，

才
能
解
析
屈
原
的
﹃
追
求
﹄︵
用
西
方
文
學
的
術
語
來
說
，
就
是

quest

︶
是
何
種
心
緒
下
的
產
物
﹂。

︽
離
騷
︾
裡
的
香
草
於
我
們
是
親
切
的
：
﹁
紛
吾
既
有
此
內
美

兮
，
又
重
元
以
脩
能
；
扈
江
離
與
辟
芷
兮
，
紉
秋
蘭
以
為
佩
。
﹂

﹁
佩
繽
紛
其
繁
飾
兮
，
芳
菲
菲
其
彌
章
；
民
生
各
有
所
樂
兮
，
余

獨
好
修
以
為
常
。
﹂﹁
時
繽
紛
其
變
易
兮
，
又
何
可
以
淹
留
？
蘭

芷
變
而
不
芳
兮
，
荃
蕙
化
而
為
茅
。
何
昔
日
之
芳
草
兮
，
今
直
為

此
蕭
艾
也
？
豈
其
有
他
故
兮
，
莫
好
修
之
害
也
！
余
以
蘭
為
可
恃

兮
，
羌
無
實
而
容
長
。
﹂
詩
中
的
﹁
江
離
﹂、
﹁
辟
芷
﹂、
﹁
秋
蘭
﹂

代
表
為
人
臣
的
德
行
，
所
謂
﹁
好
修
﹂，
就
是
穿
戴
香
草
的
衣

飾
，
從
而
反
映
內
在
貞
忠
的
追
求
。
﹁
芳
草
﹂、
﹁
蕭
艾
﹂
之

屬
，
則
是
不
﹁
好
修
﹂
之
害
。

根
據
楊
牧
的
分
析
，
︽
仙
后
︾
裡
的
衣
裳
也
代
表
天
下
第
一
，

珠
寶
點
綴
其
間
，
他
這
一
身
好
裝
扮
是
為
了
赴
仙
境
追
求
后
；
神

聖
三
姐
妹
身
上
所
穿
的
衣
服
的
顏
色
，
代
表
她
們
特
殊
的
女
性
美

德
；
奇
醜
的
老
嫗
杜
艾
沙
靠
衣
飾
迷
惑
武
士
，
懲
罰
她
的
唯
一
辦

法
就
是
把
她
的
衣
服
剝
光
，
暴
露
其
本
來
面
目
。
衣
飾
與
精
神
上

的
追
求
原
來
有
莫
大
關
係
，
中
國
人
對
此
深
信
不
疑
，
而
西
方
人

也
相
信
兩
者
是
息
息
相
關
。

愛
飲
之
人
喜
歡
﹁
勸
飲
﹂
是
筆
者
百

思
不
解
的
一
個
疑
問
。
﹁
勸
飲
﹂
即
是

文
字
上
的
叫
人
陪
他
一
齊
飲
，
甚
或
是

強
求
人
家
和
他
一
起
飲
。
酒
之
為
物
，

味
道
辛
辣
，
不
同
於
一
般
茶
水
、
果
汁
，
愛

飲
者
如
瓊
漿
玉
液
，
不
愛
飲
者
視
之
如
飲
苦

茶
藥
水
，
但
是
為
甚
麼
嗜
飲
者
要
人
家
當

他
的
面
一
飲
而
盡
他
才
高
興
，
那
杯
酒
可
能

還
要
你
花
買
酒
錢
的
，
人
家
如
真
能
有
千
杯

不
醉
之
能
耐
，
可
能
把
你
喝
窮
的
，
那
麼
為

甚
麼
人
家
不
愛
飲
不
肯
飲
，
就
是
不
給
你
面

子
？
我
喜
不
喜
歡
飲
，
能
不
能
飲
，
究
竟
和

你
的
面
子
有
甚
麼
關
係
？
但
現
實
上
那
個
被

敬
酒
者
不
飲
，
就
似
乎
對
逼
人
飲
而
被
拒
者

是
莫
大
之
侮
辱
，
江
湖
上
、
社
會
上
多
少
禍

延
到
交
惡
殺
人
之
爭
端
，
都
由
此
起
。
筆
者

常
常
為
此
思
索
，
究
竟
這
是
甚
麼
邏
輯
？
有

何
恩
怨
？
不
飲
你
的
酒
而
已
，
嚴
格
而
言
是

替
你
省
錢
、
省
工
夫
，
為
你
保
重
健
康
啦
，

為
何
那
﹁
主
人
﹂
就
看
作
殺
父
姦
妻
一
樣
的

嚴
重
？
這
完
全
不
合
道
理
的
。

但
實
情
就
是
如
此
，
近
日
看
台
灣
名
片

︽
賽
德
克
．
巴
萊
︾
便
有
此
一
段
，
巴
萊
土
人

快
樂
暢
飲
，
敬
佔
領
軍
日
本
警
察
飲
一
杯
，

那
日
警
當
勤
之
時
不
肯
飲
，
土
族
人
﹁
勸
飲
﹂

不
果
，
認
為
太
不
給
面
子
而
盛
怒
，
對
日
警

推
撞
打
罵
，
日
警
發
狂
拔
槍
，
釀
成
了
大
打

鬥
，
結
果
該
族
土
人
因
此
而
滅
族
。
這
便
是

飲
之
禍
，
何
苦
來
由
？

有
些
人
腸
胃
結
構
特
殊
，
能
飲
不
醉
，
在

友
儕
間
往
往
聞
名
遠
近
，
筆
者
常
視
此
等

﹁
聞
名
﹂
為
﹁
戇
居
﹂，
能
飲
而
已
，
何
威
之

有
？
能
扶
貧
濟
危
麼
？
能
造
福
家
國
麼
？
甚

麼
也
不
是
，
算
甚
麼
英
雄
好
漢
？

筆
者
在
紐
約
做
過
幾
年
吧

酒
保
，
雅
稱

﹁
調
酒
師
﹂，
看
慣
酒
鬼
嘴
臉
，
深
知
嗜
酒
者

太
損
健
康
和
金
錢
，
對
一
些
﹁
能
飲
者
﹂
總

嗤
之
以
鼻
，
間
中
有
些
酒
鬼
醉
死
街
頭
，
總

視
之
為
﹁
自
作
孽
﹂。
筆
者
曾
是
最
大
電
影
公

司
之
公
關
，
電
影
好
景
時
慶
功
宴
每
月
數

次
，
筆
者
對
於
別
人
互
相
轟
酒
總
是
處
之
泰

然
，
這
種
不
理
智
的
事
，
別
搞
我
。

眼
前
的
毛
俊
輝
似
乎
比
前
清

減
，
想
來
是
為
下
月
在
港
公
演

的
︽
情
話
紫
釵
︾
忙
碌
，
以
至

消
瘦
。
問
該
劇
在
上
海
、
北
京

及
深
圳
公
演
過
後
，
今
次
回
歸
香
港
，

誰
來
當
﹁
班
主
﹂
？
過
往
粵
劇
全
盛
時

期
，
不
乏
投
資
者
當
班
主
，
如
今
在
港

搞
舞
台
劇
不
能
算
是
興
旺
的
演
藝
事

業
，
單
靠
發
燒
友
自
己
掏
荷
包
又
演
出

又
投
資
，
對
舞
台
劇
的
發
展
並
不
健

康
，
是
以
資
金
何
來
很
關
鍵
。
毛
俊
輝

表
示
大
部
分
來
自
有
心
人
，
而
自
己
也

作
了
少
許
投
資
，
如
此
說
，
身
份
是

﹁
班
政
家
﹂
了
。
藝
術
家
還
要
兼
顧
經

營
，
對
藝
術
工
作
者
身
心
不
無
負
擔
。

如
毛Sir

所
言
，
藝
術
環
境
雖
然
不
理

想
，
也
總
不
能
只
依
靠
演
員
對
演
藝
事

業
的
熱
情
，
一
定
的
演
出
費
還
是
應
付

的
；
也
不
能
因
陋
就
簡
，
一
切
都
得
有

專
業
水
準
。
問
題
是
除
了
演
出
費
，
其

它
的
支
出
都
明
碼
實
價
，
有
商
量
餘
地

的
看
來
又
只
有
演
員
的
薪
津
，
要
在
那

方
面
打
主
意
是
無
可
奈
何
。
這
句
話
可

是
我
說
的
。

︽
情
話
紫
釵
︾
是
現
代
人
的
愛
情
觀

與
港
人
熟
悉
的
霍
小
玉
與
李
益
的
愛
情

故
事
的
時
空
交
錯
版
，
於
是
心
中
難
免

有
個
疑
問
，
以
觀
劇
對
象
的
年
齡
層
分

析
，
有
幾
多
人
會
接
受
現
代
舞
台
劇
與

傳
統
粵
劇
的
兩
種
演
出
形
式
同
台
出

現
？
針
對
這
一
點
，
毛Sir

還
是
滿
有

信
心
的
以
問
題
回
答
問
題
：
上
海
、
北

京
觀
眾
對
傳
統
粵
劇
認
識
不
深
的
也
可

以
接
受
，
以
外
省
民
工
為
主
要
人
口
組

成
部
分
的
深
圳
，
觀
眾
也
不
抗
拒
，
香

港
該
不
會
有
問
題
吧
？

個
人
關
心
︽
紫
釵
記
︾
中
原
由
梁
醒

波
一
人
分
飾
兩
角
當
中
的
黃
衫
客
一
角

會
由
誰
來
演
？
又
現
代
版
不
可
能
出
現

一
個
半
俠
半
仙
式
的
人
物
，
又
該
如
何

處
理
？
前
者
的
答
案
原
來
是
由
旅
居
加

拿
大
的
潘
志
文
擔
演
。
至
於
後
者
毛
俊

輝
說
要
賣
關
子
。

明
天
︵
十
七
號
︶
二
時
半
在
中
環

三
聯
書
店
創

B
ookcafe

有
一
個
關
於

︽
三
國
演
義
︾
的
讀
書
會
，
有
空
的

話
，
歡
迎
來
聽
聽
。
座
談
由
朗
天
、

紀
陶
和
我
主
講
，
我
們
已
交
出
題
目
，
看

罷
也
可
能
不
知
我
們
葫
蘆
裡
賣
甚
麼
藥

︵
這
可
能
就
是
我
們
的
目
的
！
︶，
我
的
題
目

是
﹁
從
楚
漢
相
爭
到
三
國
演
義
，
改
頭
換

面
再
打
一
場
﹂。
紀
陶
是
﹁
戲
由
俳
優
生
，

用
廿
一
世
紀
眼
看
三
國
化
生
演
演
義
﹂，
朗

天
負
責
︽
三
國
演
義
︾
與
電
玩
的
討
論
，

他
的
題
目
是
﹁
人
比
江
山
好
看—

數
據

反
映
與
不
能
反
映
的
人
格
質
素
﹂。

我
先
透
露
一
下
我
會
說
甚
麼
吧
。
最
近

李
仁
港
的
電
影
新
作
︽
鴻
門
宴
︾
叫
我
等

熱
愛
中
國
古
典
小
說
的
影
迷
頗
為
興
奮
，

對
於
黃
秋
生
以
超
高
的
演
技
和
能
量
，
飾

演
項
羽
亞
父
范
增
一
角
，
與
張
良
一
連
大

開
五
個
棋
局
，
憑
排
山
倒
海
之
氣
勢
壓
倒

張
涵
予
飾
演
的
張
良
，
更
令
張
良
當
場
吐

血
內
傷
，
這
一
幕
，
教
人
回
味
再
三
之

外
，
也
讓
人
想
到
孔
明
陣
前
罵
死
王
朗
的

故
事
。

李
仁
港
的
電
影
︽
三
國
之
見
龍
卸
甲
︾

中
，
趙
雲
走
投
無
路
，
想
到
自
己
一
生
好

像
繞
了
一
個
圈
子
，
仍
然
無
法
達
到
和
平

理
想
，
自
己
的
命
運
根
本
不
在
手
中
，
天

命
勝
於
人
力
。
最
後
，
困
守
圍
城
之
內
的

趙
雲
毅
然
卸
甲
，
放
下
俗
世
牽
掛
，
獨
自

面
對
死
亡
宿
命
。
趙
雲
的
困
境
和
西
楚
霸

王
的
悲
情
，
可
謂
裡
應
外
合
，
莫
非
正
是

—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雄
。
是
非
成
敗
轉
頭
空
，
青
山
依
舊
在
，

幾
度
夕
陽
紅
？

我
想
說
的
是
，
三
國
爭
雄
恰
恰
就
是
楚

漢
相
爭
的
變
奏
。
這
一
點
，
單
單
看
現
在

流
通
的
﹁
毛
評
本
﹂
可
能
未
見
端
倪
，
但

參
看
︽
三
國
志
平
話
︾，
就
知
道
天
差
仲
相

作
陰
君
、
仲
相
斷
陰
間
公
事
等
情
節
都
沒

有
了
，
原
來
︽
平
話
︾
中
的
佛
家
因
果
報

應
色
彩
，
在
︽
三
國
演
義
︾
中
抹
走
了
，

變
成
話
說
天
下
大
勢
，
分
久
必
合
，
合
久

必
分
的
大
歷
史
角
度
，
那
麼
，
原
來
的
陰

間
公
事
是
甚
麼
呢
？
欲
知
後
事
如
何
，
請

待
明
天
分
解
。

美
國
的
人
造
衛
星
和
空
軍
戰
機
的
技
術
是
世
界
一
流
的
，
美
國
近
年

不
斷
把
隱
形
無
人
機
的
技
術
升
級
。
但
是
，
伊
朗
也
把
破
解
隱
形
無
人

機
的
電
子
技
術
升
級
了
，
終
於
把
最
新
型
的R

Q
—
170

﹁
哨
兵
﹂
無
人

偵
察
機
從
空
中
騎
劫
，
並
且
安
全
降
落
。

這
種
最
新
式
的
隱
形
飛
機
二
○
○
九
年
曝
光
，
綽
號
﹁
坎
大
哈
野
獸
﹂，
能

夠
偵
察
地
面
上
行
駛
中
的
汽
車
、
人
員
、
以
及
山
洞
或
者
地
堡
，
然
後
發
射

導
彈
進
行
攻
擊
。
美
國
突
然
襲
擊
拉
登
，
就
曾
經
使
用
了R

Q
—
170

﹁
哨
兵
﹂

飛
機
偵
測
到
拉
登
信
使
之
行

，
找
到
了
拉
登
的
匿
居
地
點
。

在
此
之
前
，
美
國
較
為
低
級
的
無
人
飛
機
的
衛
星
遙
控
系
統
，
曾
經
被
黑

客
入
侵
，
經
常
失
去
控
制
而
無
緣
無
故
墜
毀
。

美
國
在
阿
富
汗
、
伊
拉
克
部
署
的
無
人
機
主
要
有
，M

Q
—
1

﹁
捕
食
者
﹂

和M
Q
—
9

﹁
死
神
﹂
大
型
無
人
機
，
這
兩
款
無
人
機
都
具
有
偵
查
打
擊
一
體

化
能
力
，
都
具
備
通
過
軍
用
資
料
鏈
實
現
遠
端
遙
控
飛
行
的
能
力
，
都
可
以

攜
帶
小
直
徑
炸
彈
和
空
對
地
導
彈
對
地
面
目
標
進
行
精
確
打
擊
。
在
伊
拉
克

行
動
中
，
美
軍
無
人
機
共
發
生
一
百
九
十
九
起
不
同
等
級
的
事
故
，
其
中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由
部
件
故
障
造
成
。

二
○
○
九
年
，
美
國
空
軍
有
十
八
架M

Q
—
1

﹁
捕
食
者
﹂
和M

Q
—
9

﹁
收

割
機
﹂
無
人
機
墜
毀
，
事
故
率
為8.26/10

萬
飛
行
小
時
。
這
些
事
故
中
，
有

十
四
起
是
由
於
機
械
和
電
氣
故
障
造
成
的
，
佔
百
分
之
七
十
八
。
黑
客
入
侵

遙
控
電
腦
系
統
，
成
為
了
這
些
無
人
飛
機
的
心
腹
大
患
。
美
國
改
用
衛
星
加

密
系
統
傳
遞
遙
控
的
程
式
和
訊
號
，
防
止
黑
客
入
侵
，
建
造
了R

Q
—
170

﹁
哨
兵
﹂
飛
機
，
以
為
萬
無
一
失
，
結
果
在
短
短
三
個
月
裡
面
，
加
密
系
統
又

被
伊
朗
破
解
了
。

今
年
十
月
，
俄
羅
斯
向
伊
朗
出
售
﹁
汽
車
場
﹂
電
子
對
抗
系
統
。
俄
羅
斯

﹁
汽
車
場
﹂
電
子
對
抗
系
統
通
過
電
子
干
擾
，
在100

×100

平
方
公
里
範
圍
內

向
對
方
發
起
﹁
電
子
﹂
攻
擊
，
壓
制
來
自
任
意
方
向
、
飛
行
高
度
在
三
十
米

到
三
萬
米
之
間
的
五
十
架
飛
機
和
直
升
機
的
側
視
雷
達
、
引
導
雷
達
、
低
空

飛
行
保
障
雷
達
及
空
對
地
火
控
雷
達
。
在
此
之
前
，
伊
朗
已
採
木
馬
有
毒
軟

件
，
入
侵
了
美
國
的
地
面
控
制
站
的
電
腦
系
統
，
取
得
遙
控
的
指
令
程
式
和

密
碼
。
按
照
美
國
本
來
的
設
計
，
無
人
機
一
旦
失
去
控
制
，
即
會
自
毀
電
腦

控
制
的
所
有
裝
置
甚
至
飛
機
自
行
爆
炸
粉
身
碎
骨
，
避
免
軍
事
技
術
機
密
落

入
對
方
手
上
。

這
一
撒
手

也
被
伊
朗
破
解
了
，
伊
朗
能
夠
遙
控
隱
形
飛
機
安
全
降
落
。

美
國
的
所
有
最
新
軍
事
技
術
全
部
落
入
伊
朗
的
手
裡
。B

-2

、F-35

等
戰
機
的

軍
事
技
術
動
向
也
暴
露
出
來
了
。
飛
機
怎
樣
隱
形
、
使
用
甚
麼
隱
形
塗
層
材

料
和
合
金
技
術
、
怎
樣
遙
控
、
怎
樣
衛
星
通
訊
加
密
、
採
用
怎
樣
的
引
擎
設

計
、
怎
樣
能
飛
至
一
萬
五
千
公
尺
、
怎
樣
偵
察
搜
集
和
傳
遞
情
報
，
這
些
高

科
技
的
軍
事
技
術
研
究
費
用
高
達
六
千
億
美
元
，
一
下
子
都
被
對
方
用
很
低

廉
的
成
本
取
得
了
。

美國隱形無人機被騎劫了

家中一個小把戲，剛剛四歲半，混沌未開，卻
很知道捏拿人。你叫他自己吃飯，他卻不容

商量地說：「我要餵！」；叫他離電視機遠一點，
他偏要走近一點；讓他坐好別亂動，他偏要像個小
猴樣，腳不住，手不停；叫他注意衛生，小手別瞎
摸，他偏要跟你對 幹⋯⋯一巴掌拍過去，也就是
我們常見的官場上雷聲大雨點小那一種，可人家立
馬就哇哇哭起來，彷彿受了天大的委屈。說老實
話，家人誰都沒有嬌慣他，可他似乎生來就知道自
己非比尋常，是個金蛋蛋。
然而，到了幼兒園，這貨又是另外一種表現。
「張長燦，為甚麼叫爺爺背書包呀？」
女老師語含責備，僅僅這麼輕問一聲，他就搞慌

了，二話不說，扭頭就把書包接過去，規規矩矩自
己背起來；
「張長燦，怎麼還沒上位？」
女老師微露不悅，他就乖乖夾起尾巴回到座位

上，雙腳併攏，小手放在膝蓋上，端端正正坐好，
小眼睛不安地盯 老師看。
「張長燦，飯是自己吃，還是要老師餵呀？」
他清楚這是門神上貼灶王爺——畫（話）中有畫

（話），便答曰：「老師，我自己會吃。」
如果非親歷親見，我還真不敢相信。四鄰與聞，

便生感慨：「真是男服先生（老師）女服嫁啊！」
「男服先生女服嫁」，似乎是天性，也本來是一

件好事，可到了如今，天性也好，好事也罷，都變
得尷尬起來了。
我一個至親的孩子，小學生，書念得一塌糊塗，

可在學校裡卻是江湖老大，為所欲為。何以如此？
無非家族在地方有點小勢力，「拳大三分理」罷
了。有道是天高皇帝遠，好漢不吃眼前虧，誰願意

為了你的孩子成龍成鳳，自己還伸出腦殼再挨你的
彈去？再說了，「師道尊嚴」老早就打倒了，批臭
了，現在到底有沒有鹹魚翻身，還真不好說。因
此，不是他服老師，而是老師要服他，每年決定升
留級的時候，老師就頭大，不得不親自登門「徵求
意見」：升級，他老先生肯定跟不上；留級麼，家
長乃至家族面子上不好看⋯⋯我那至親不以為恥，
反以為榮，對我誇耀說，「那個雜種事情的，在學
校裡『玩味』得很啊，老師每年都要乖乖跑到屋裡
來叫我們自己選。」這樣的學生，結果如何，可想
而知。
老師給學生作揖，先生給家長磕頭，這種現象，

已經非止一例兩例了。報章上時有所聞，不是老師
怯於對學生認真監考，便是學生恬不知恥，公然找
課任老師強行加分，誰較真誰倒霉，誰「不夠意思」
誰走 瞧！至於「我爸是李剛」、「我爸李雙江」
之類不可一世的衙內、公子們，誰敢指望他們「服
先生」？用不 領導們興師動眾、淘神費力再去搞
調研了，老師或懾於權貴的淫威，或畏懼邪惡的恐
嚇，因害怕報復而不敢「得罪」學生的現象，已經
叫傳統的「服先生」斯文掃地了！
實不相瞞，我現在又多了條擔心，即在為小把戲

的食品安全擔心的同時，還擔心他長大後會不會繼
續「服先生」而犯愁。
有這種擔心的未必就不才一人。因為誰都明白，

中國社會已經病入腠理了！而更叫匹夫們擔心的
是，眼下「服先生」情狀尚且如此，再往後我們這
個民族情何以堪？
「服嫁」的情形也好不到哪裡去。
日前，網媒披露本埠一對90後，今年三月份領得

結婚證，準備十月份辦婚禮。婆家喜上眉梢，鼓了

一肚子勁，傾其所有，又是裝房子，又是買傢具，
忙得不亦樂乎。媳婦也不錯，幫 搬桌子，扛板
凳，拎灰桶，幹得蠻歡。豈料風雲突變，丈人丈母
娘跑來碰見了，「領導」當場大怒，對 公婆女婿
好一頓咆哮。說是她姑娘在屋裡連根針都是不拿
的，從來都這樣，怎麼到了你家裡幹起搬運來了？
這不是拿我的兒當丫頭傭人使喚嗎？伢不是你們生
的，所以你們不心疼，是不是？
是啊，金枝玉葉體，花紅嬌貴身，頂在頭上怕飛

了，捧在手上怕掉了，含在嘴裡怕化了，豈是幹粗
活，伺候你一家老小的丫環使女？
婆家無端鬧了一肚子氣，憤怒當可想見：我這一

家忙得四腳朝天，伢們也都好端端的，你跑過來鬧
甚麼鬧？這不是攪屎棍嗎？天下哪有如此無事生
非，無理取鬧的混賬親家？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不僅一場原本要喜氣

洋洋的婚禮攪黃了，而且一對小夫妻也就此被生生
攪散了伙。
這事令我嗟嘆不已。女兒自願放下小姐身架，主

動適應新的環境，自覺實現人生道路上的角色轉
換，這應該是做父母求之不得的好事，怎麼到了一
些「老親娘」那裡，反而成了令人怒不可遏的壞事
呢？難道吾輩之女不作人之妻，不當人之媳，不做
人之母？搞不懂啊，實在搞不懂！
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九省通衢之地，受社會惡濁

風氣影響，此類丈母娘非止一個兩個，實是大有人
在。由此不難想見，在這種「天下本無事，庸人自
擾之」的環境中，即使女孩子要「服嫁」，也難保
她們道路平坦。
還需指出的是，在這場所謂情與理的衝突中，

「拿青春賭明天」的女孩往往很難做人，一旦感情
用事，犧牲最大的無疑就是她們自己了。關於這一
點，你只要去本地「婚交會」（門票價格不菲呢），
瞧瞧那些用童車推 女嬰的單親媽媽，聽聽那些撕
了結婚證後來問自己算不算「離異」的糊塗女，就
甚麼都能明白。

至於在這個金錢第一，利益至上，文化多元，塵
世喧囂，社會浮躁，人心冷漠，道德滑坡，誠信垮
塌，人性扭曲，情操墮落時代隨處可見的「嫁雞打
雞，嫁狗罵狗」現象，那「服嫁」二字，不是可笑
可悲的奢望，便是徹頭徹尾的嘲弄！
嗚呼，「男服先生女服嫁」，乃我數千年之傳統

觀念，雖是草根認識，民間說法，卻也是百姓真
理。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雖未必顛撲不破，卻也
恩澤過億萬炎黃子孫，豈可因華夏神州一時之陰晴
圓缺而絕諸後世？
人們都說幸福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結果。既然

如此，「男服先生女服嫁」，何嘗不是孩子們漫漫
人生路上開啟的又一道幸福之門呢？借用一句場面
話說，讓我們當個促進派，擔當起這無可推卸的歷
史責任，用業已老邁的肩頭幫孩子們，也就是中華
民族的未來，扛起這道門吧！

衣飾與追求　

不做蠢事

葉　輝

客聚

都
說
今
年
的
冬
天
將
會
又
長
又

冷
。
想
起
去
年
的
冬
季
同
樣
沒
完
沒

了
，
好
不
惱
人
，
於
是
有
天
曾
感
慨

地
氣
問
：
溫
暖
的
日
子
是
否
不
會
再

來
了
？

這
陣
子
女
孩
都
匆
忙
走
去
剪
個
短
髮
，

時
髦
短
髮
酷
襯
企
領
毛
衣
，
或
索
性
一
條

大
冷
巾
套
上
頸
項
，
也
不
怕
長
髮
堆
在
頸

項
弄
得
痕
癢
。
但
關
於
冬
天
的
積
怨
還
不

在
時
裝
，
而
在
勇
敢
的
好
日
子
。

最
最
寒
冷
的
感
覺
總
在
熱
鬧
的
城
市
：
倫

敦
、
巴
黎
、
紐
約
、
芝
加
哥
、
東
京⋯

⋯

。

倫
敦
的
寒
冷
足
以
將
人
從
心
底
裡
抽
出
最

後
一
口
暖
氣
，
然
後
冷
得
像
殭
屍
，
跳

跳
的
走
出
爵
祿
街
。

貧
窮
的
日
子
在
巴
黎
最
刺
激
。
那
年
冬

天
到
巴
黎
探
窮
學
生
，
她
把
我
帶
到
公
眾

浴
室
洗
澡
，
一
個
法
郎
換
來
斬
件
的
一
大

截
肥
皂
，
在
如
集
中
營
內
的
大
花
灑
頭
下

淋
熱
水
浴
，
就
像
把
一
切
罪
惡
污
垢
和
內

疚
都
沖
進
了
水
渦
，
走
出
浴
室
時
暖
烘
烘

的
感
覺
，
幾
條
街
以
後
還
未
散
去
。

紐
約
颳
起
風
來
冬
天
最
難
捱
。
有
回
往

十
四
街
的
一
間
餐
廳
裡
跑
，
冬
風
把
耳
朵

吹
得
快
要
掉
下
來
了
，
像
冰
削
去
了
見
不

到
點
滴
的
血
。
不
明
白
為
甚
麼
友
人
要
在

紐
約
迷
失
大
半
生
，
她
可
也
是
在
冬
日
冷

掉
了
腦
子
？

從
前
香
港
人
出
門
到
北
美
，
家
人
在
機

場
總
是
千
叮
萬
囑
要
穿
幾
層
厚
毛
衣
。
脫

掉
羊
毛
內
衣
的
日
子
，
是
在
真
正
嚐
過
冬

天
的
滋
味
，
繼
而
肯
定
自
己
可
以
勇
敢
的

時
候
。
那
年
聖
誕
前
夕
冒
雪
走
進
芝
加
哥

大
學
圖
書
館
，
身
子
在
抖
震
，
卻
見
館
裡

一
女
孩
穿

薄
背
心
在
咬
蘋
果
，
便
見
自

己
的
落
後
和
退
縮
，
自
信
底
子
都
欠
堅

厚
，
灑
逸
不
來
。

冬日感言

百
家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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